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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過黃清浩家裡的人，必定忘不了一進門就映入

眼簾的一切：一面用客家花布妝點的三角旗幟，陳
列在客廳中一整排參賽獎盃，牆上掛滿了一張又一
張認證獎狀、感謝狀和比賽表演的照片。更特別的
是，一尊將近八十年歷史的開口獅，保存良好地擺
放在櫃子上，色彩依舊鮮豔，但隱約可見歲月的痕
跡。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無非是當黃清浩提起
「開口獅」時，雀躍生動的表情和眼中散發出的熱
忱。
黃清浩目前擔任中華布家開口獅藝陣協會的理事

長，也是開口獅專家。開口獅又稱為布家獅、客家
獅或武夷獅，是傳統民間技藝之一，最早可追溯到
晉朝，發源自山西、陝西兩省，後來當地的客家先
民大舉南遷至福建、兩廣等地，輾轉又攜家帶眷渡
海來台，開口獅也跟著移入台灣，西元一八二四年
傳到雲林。
早年基於防禦盜匪、強身健體的理由，雲林縣各

個鄉鎮都有武館的設立，著名的西螺七嵌傳奇－阿
善師也是其中之一。那時因為傳授開口獅的祖師姓
布，這項技藝就被稱做「布家金獅陣」。黃清浩繼
承了父親留下來的武館，就是布家開口獅。經過十
幾年的規劃，他於二OO九年正式成立中華布家開口

獅藝陣協會，近幾年協會成員參加各種比賽和表
演，除了開口獅之外，還結合了舞龍舞獅、拳術和
藝陣等民俗技藝。
布家開口獅和一般台灣舞獅活動中常見的廣東獅

最大的不同，就是獅頭本身是用鋁、青銅等材料製
作，上頭繪有八卦圖案，獅嘴設計成可以打開的形
式，張開至最大甚至可容一個小孩鑽過去！雲林縣
的獅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兩個耳朵又大又翹，十
分俏皮。

出身武館　練出好功夫

因為家中開武館，黃清浩從小便在父親的指導下
學習拳術，國小五、六年級開始，每天天還沒亮就
被父親從床上挖起來，接受一對一的指導，晚上則
和大人們同時練拳。
「三句話描述當時的心境：第一句－可憐，第二

句也是可憐，第三句還是可憐！」黃清浩生動地形
容，那時光是基本的武術拳法就學了一個月，等於
被打了一個月；訓練蹲馬步，被嚴格要求腳不能外
掀，要內翻；體能訓練也不馬虎，做不好就打、就
揍，每天都被父親押著練習，令他覺得相當枯燥乏
味。
黃清浩說道，老爸教小孩都比較嚴厲，因為心裡

想著望子成龍，要把自己接受過的所有教育、知識
和技藝都寄託在兒子身上，希望兒子以後能比自己
更好、更精進。「雖然聽起來是專權了點，但是，
對！傳統技藝就是要嚴格要求，學成之後才能保有
原始的味道！」黃清浩理解地說。
也因為從小的嚴格訓練，年僅十七歲，黃清浩就

開始教武館，憑那時的功力要教一般的小孩子是綽
綽有餘。從基本武拳開始練起，大概半年後練成八
成，經過父親的驗收，就開始訓練兵器，接著是對
練。十幾年後父親去世，武館的責任就落在他身
上。

傳承使命　走出新路線

擔下了家傳事業的重擔後，黃清浩左右為難，考
慮了很久。因為近年來台灣快速的現代化，雲林各
地的武館也漸漸沒落，接二連三倒閉關門。自家的
武館經營多年，也面臨到一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到
底要繼續教，還是不要教？黃清浩心想，時代變
了，這項技藝很難維持下去，但如果不教的話，這
些傳統就沒有了、消失了。他的父親生前曾說：
「教武館不值得」，想起來真的很心酸。他說，很
多比他們優秀、武藝更加高強的武館都倒了，他們
也只是硬撐下去。
之所以會持續地把武館做下來，到後來成立中華

布家獅藝陣協會，動機只有一個：「就是傳承」。
黃清浩笑笑的說，現在教小朋友也不像以前了，教
學要求新、求活潑，還要把訓練融入遊戲裡。表演
要扛一個大概十幾斤的獅頭，肌耐力、容忍力和服
從力是一定要的，因此基本的體能訓練不能輕忽，
就像當兵一樣，可是太嚴格現在的小朋友又吃不
消。他說，現在在教小朋友表演的內容還是他當初
學的一半而已，再教下去他們體能不能負擔，但是
實在很想趁自己還有能力、體力、時間，記憶力也
不錯的時候把它傳下去。

免費教學　歡迎中輟生　

拳術、開口獅的教學過程不收半毛錢，協會就靠
著教育部、客家文化委員會以及表演機關的經費
補助來維持。黃清浩說，這也代表這個協會受到
承認。協會目前正努力擴大招生，並打算招收中輟
生，「想要走正途就來我這邊，我只要求一項，就
是品行端正，其他身高、體型、年齡、性別我都不
限制。」
他強調，現在已經不是講究武術不外傳的時代，

傳統技藝要學著走出來，不能故步自封，這樣才能
精進。就算自己是繼承傳統武館體系下來的，也不
會規定誰可以來、誰不能來，女生也不要緊，客家
還是閩南也無所謂，這樣這個圈子才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元。
「我們協會現在什麼都有喔！開口獅、台灣獅、

廣東獅，要舞龍也可以。」說到開口獅，黃清浩的
眼睛就發亮，他說目前在考慮要成立一個獅子館，
把舞獅都收集起來。每尊獅頭都有生命力、有靈
魂，獅頭開光的時候會請獅神，開光後就不能隨便
給別人碰觸，因為獅子此時就代表已有擁有者。

廢棄獅頭 自己會裂毀

神奇的是，獅頭是師傅用手工自己打造的，做出
來的神韻會和自己很像，「舉例來說，這邊有一尊
獅頭他的嘴巴是翹翹的，當年擁有它的師傅也是，
他的嘴巴也很翹。」黃清浩說，現在很多武館都荒
廢了，獅頭也被棄置在一旁，但獅頭有神靈，當它
知道自己不會再被使用，就會自行破裂而毀壞，看
了就令人心疼，因此他想要把舞獅通通收集起來，
好好保存，也算是一種歷史價值。
「這個東西要是斷了，以後就再也看不到。」黃

清浩說道，現在是一個求新求變的時代，他們的表
演也會嘗試用鮮豔的客家花布去代替以前用棉被套
來製作的獅背，表演者也會穿客家花布做的衣服，
以亮麗新穎的外表來引起民眾觀看的興趣，一方面
保存傳統，一方面要創新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他
語重心長地說：「像這種保留傳承的工作一定要有
人去做，不然到時候就只剩一些年紀大的老師傅在
回味：『唉呀！想當初我舞起獅子來啊！飛天又遁
地哩！』」

●林伯勳/報導
每一位藝術家都想要創作更好的作品，「埔里龍

南天然漆博物館」創辦人徐玉明也不例外。不過創
作所仰賴的並不是一瞬間的靈感，而是日常生活中
經驗的沈澱累積，就像種樹一樣，需要一段漫長的
過程，沒辦法一蹴而可幾。秉持著這樣的理念，徐
玉明發揮客家人質樸堅毅的精神，堅持要讓天然漆
這種傳統技藝傳承下去。

技藝傳承 設博物館

徐玉明出生於一九四七年，是苗栗縣頭屋鄉的客
家人，但後來因為父執輩要學習製漆的手藝而搬到
南投埔里，他從三、四歲開始，就一直「與漆為
伍」。徐家剛到埔里時，因為人生地不熟，事業經
營不善，一開始的生活相當困苦，除了作漆外，還
必須兼營其他副業才能勉強維生。
在困苦的環境中成長，徐玉明從父母身上體悟到

客家傳統的硬頸、務實精神。他深深感受到，在製
漆這門技藝當中，有許多的原則與客家相類似，那
就是「一步一腳印」。
一般漆的成分是由聚乙烯醇、丙烯酸酯類等化學

物質所組成，而徐玉明則堅持使用萃取自安南漆
樹、山漆樹、台東漆樹等植物樹液製成天然漆，甚
至開設博物館來保存珍貴的天然漆製品與工具，讓
更多人認識天然漆。
雖然在一般人眼中，製作漆已是沒落的產業，但

徐玉明認為天然漆不像化學漆，放久了會龜裂，而
且近年來養生之風大行其道，對身體有益的天然漆
因此非常具有未來性，所以徐玉明堅持使用天然漆
進行創作。他在一九九七年入選台灣省美展的作品
「太宇飄」，就是利用繩子與天然漆所創作出來的
作品。
徐玉明表示，他原本只從事製漆，從未想過以漆

來創作藝術品。當初會創作太宇飄，是因為與一群
藝術家們相處時，突然想到別人能，自己為何不能
呢？
不過，徐明玉對於藝術創作有相當獨特的見解，

並不受限於既定的框架。他在創作的過程中，可以
隨時離開、隨時投入，而且因為暫時離開後又再次
回來進行創作時，能夠擁有與先前不一樣的想法。
對他來說，創作過程就像是在養小孩一樣，沒辦法
預料到這小孩未來會變成怎樣，不可能一直堅持原
本的教育方法，必須要隨時調整，不過方向大致上
是不變的。
徐玉明說，自己的藝術作品想表達的意境，是從

整個宇宙的角度來看自身，再回到從自身看萬物，
如此一來就能夠有嶄新的角度。

根留台灣 拒絕赴日

徐玉明的家族四代都從事製漆的行業，見證了台
灣製漆業從興盛到逐漸凋零的過程。因此二十多年
前起，徐玉明開始收集且保存了許多與台灣製漆歷
史相關的文物，現在在他的天然漆博物館裡，就展
示了描金漆畫、脫胎漆器、漆雕等珍貴文物。徐玉
明希望以後的台灣人，能夠了解台灣有關製漆的歷

史。
事實上，台灣的製漆業已逐漸沒落。依據徐玉明

的說法，現在龍南已是全台僅存還有在製造天然漆
的地方了。也因此，曾有日本人重金禮聘徐玉明到
日本製漆，並應允會為他準備好一切所需的工具以
及土地等，但被徐玉明一口回絕。徐玉明認為，台

灣的製漆業是屬於台灣的東西，就應該留在台灣，
而且要把它發揚光大。
尋找博物館展示品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徐玉明很

慶幸為台灣保留了歷史文物，而他也因此結交了更
多朋友。徐玉明記得，當初有個同業因為中風而沒
辦法再繼續製漆，所有製漆的工具都放在外頭任憑
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徐玉明找到他，並藉由他口
述，將他製漆的經驗一點一滴全都記錄下來。那位
業者當初已經無法自行謀生，原本是打算將製漆工
具全部以五千元的便宜價格賣給徐玉明，他唯一的
要求只是希望徐玉明將來在整理台灣漆的歷史時，
能夠為他記上一筆。
不過他的那些工具遠遠超過這價值，徐玉明因此

付了三萬元給他。徐玉明說，「同業原本就都是
朋友，我們自己的能力能幫到多少忙就盡多少力
吧」，他至今還記得當初那位業者捧著錢的雙手是
不斷地顫抖著。

地震無情火 都打不倒

除了經營上的挑戰外，天然漆博物館也歷經多重
考驗。徐玉明指出，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地
震，導致了博物館的建築主體受損，像是地基的部
分就有根橫梁要挖開處理，而且有好幾根柱子要穿
鐵衣來固定，免得柱子因內部受損後無法支撐屋頂
而歪曲。而在二OO七年的火災發生後，許多從全台
各地蒐集到有關台灣製漆的工具及記憶，都隨著火
焰而消逝，讓他十分惋惜。
不過這一切打擊，並未讓徐玉明心灰意冷。徐玉

明認為，人是永遠無法追上潮流的，因此人們想要
成功就應該要先做好準備，等待機會來敲門。他強
調，早些年因為一般的製漆師傅認為天然漆太過麻
煩而不選用，使得天然漆工廠紛紛關門，但徐玉明
相信風水輪流轉，終有一天天然漆會再度受到消費
者青睞。
目前徐玉明藉由網路、報紙、電視等傳播媒介，

將埔里龍南漆博物館的資訊傳播給社會大眾。他最
希望的是能夠將台灣漆的歷史保存下來，讓子孫都
能了解這段過去。

再現天然漆芳華

徐玉明

黃清浩        

沒落的產業 不能失傳

布家獅藝陣協會致力扎根教育 快樂當傻瓜

讓開口獅活起來

小孩過獅嘴　佑平安保富貴

●王蒂鷹/報導
目前台灣還看的到開口獅的團體已經越來越

少。黃清浩表示，他們現在出團去外縣市表演
的主角大都是開口獅。表演一開始獅子會咬一
顆柳丁或是橘子，觀眾們都是搶著要，因為可
以求平安。
而表演的重頭戲就是「小孩過獅嘴」，讓小

孩子從張大的獅口鑽過，大家覺得新奇有趣，
都很喜歡看。但其實現在民眾大都不曉得，過
獅嘴還可以保佑孩子平安、將來大富大貴。這
些都是珍貴的民間習俗，可惜隨著時間推移而
逐漸被人們所遺忘。
黃清浩說傳承推廣開口獅面臨兩個壓力，一

個是完整保存，另一個是籌措經費，有時覺得
很辛苦，也會被別人笑傻，但自己就這麼固執
地想要一直做下去。
他笑說也許自己真的是一個傻子，不過，能

看到節慶時熱熱鬧鬧，獅子齊聚一堂賣力演
出，民眾開心歡騰、共襄盛舉的畫面，自己就
感到很高興，覺得一切值得了。

黃清浩拿起近十二斤的獅頭，看起來特別有架式。
�  （王蒂鷹／攝影）

龍南博物館內種植多種台灣天然漆樹，圖為山漆樹。� (林伯勳/攝影)

開設龍南天然漆博物館的徐玉明，是個外表質樸的客家人 
。� (林伯勳/攝影）

龍南博物館內還有特別的野漆樹。� (林伯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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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開口獅的嘴巴是方型的，又稱作方獅。
� （王蒂鷹／攝影）

「獅和尚」是一套傳統的舞獅套路，和尚的面具接上了現代的客家花布，別有一番味道。� （王蒂鷹／攝影）

黃清浩蒐集很多種獅子，圖為台灣獅。�（王蒂鷹／攝影）

樸實、好客、熱情  就是這麼「客」

●林伯勳/報導

經營埔里龍南天然漆博物館的徐玉明，是出身
於苗栗縣頭屋鄉的客家人。雖然事業成功，卻不
見徐玉明於自身的穿著上花太多的心思。第一次
去採訪時，徐玉明穿著黑色西裝褲、灰白色底上
有紅與白二色交雜成的閃電圖形上衣。隔了一個
禮拜再次的拜訪，他的穿著依舊如此，展現出客
家人的樸實。
不過，徐玉明接待來自四方的客人時，可看出

他做為一個客家人熱情好客的性情。不論是怎樣
的客人，徐玉明總是能夠找出客人們心中所期待

的事物投其所好，讓每位造訪天然漆博物館的客
人，都能心滿意足。徐玉明提到，在博物館剛成
立時，總因為缺乏經驗，所以常常無法投客人所
好，但經一步一步地累積，學習導覽，現在每位
客人都能夠收穫滿載而歸。
在日常生活當中，徐玉明與家人們的溝通大都

是使用客家話。在談到對於孩子的教育時，徐玉
明表示他並不期待孩子們有什麼傑出的表現，他
只求他的孩子們能夠做個好人就夠了。雖然女
兒並不打算接手他的事業，但徐玉明並不感到遺
憾，因為博物館的事業將有家族晚輩接手，會讓
天然漆的傳承繼續下去。


